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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新型博士学位,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澳大利亚诞生之后发展迅速,现已成为

博士学位制度尤其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教育博士项目的发展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导师专业性不足、学位论文特色不明显等诸多挑战.为推动教育博士项目健康持续发展,澳大利亚高校及政

府主要从明确教育博士培养定位、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加强对教育博士生的指导、创新毕业考核方式等方面

着手改革教育博士项目.本文结合当前我国教育博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发展我国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教育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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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和教育实践领域对培养高层次专业人员的

需求催生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２０１０年我国率

先在１５所高校中试点招收教育博士生,在短短几年

时间里积累了一定的教育博士培养经验.[１]然而,教
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

问题.例如,不同教师、学生对于教育博士培养目标

的认可与解读存在差异;教育博士研究生在科研实

践能力和职业实践能力训练上比较薄弱;教育博士

研究生培养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化倾向[２Ｇ３];教育博士

专业学位教育与教育学学术博士教育存在趋同现

象;课程模块缺乏系统设计[４];众多教育博士生无法

按期毕业,毕业率较低[１].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我
国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教育博士(DoctorofEducation,Ed．D．)学位诞

生于美国,１９２１年哈佛大学开创性地授予了世界上

首个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七十年后的１９９１年,墨尔

本大学、莫纳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新西南威尔士

大学四所大学开创了在澳大利亚开招收教育博士之

先河.[５]澳大利亚Ed．D．学位制度起步较美国晚,但

是在澳大利亚政府强有力政策的引导下,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Ed．D．诞生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其博士

学位制度,尤其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新兴的博士学位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及

高校积极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挑战,努力推动专

业博士学位教育专业化发展.所以,梳理、分析澳大

利亚Ed．D．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机制,可为我

国发展专业博士尤其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提供

借鉴与参考.

一、澳大利亚Ed．D．的发展历程

在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澳大利亚 Ed．D．在
不同阶段显现出迥别的发展态势,由初期“热火朝

天”转变为中期“平稳发展”,再到近期“小幅回落”.
第一个十年是 Ed．D．的黄金发展期.新生的 Ed．D．
更为重视教育实践,将工作经验作为博士招生的重

要标准,弹性的学习年限和多样化的学科设置为澳

大利亚职场专业人士进行继续教育提供了便利,成



为他们重返大学继续深造的最佳选择,因此教育博

士学位制度在诞生后迅速发展.１９９６年澳大利亚

３８所大学中有一半以上都招收教育博士生,当年共

有２１个教育博士项目,占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总数的

“半壁江山”(４４％).２０００年教育博士项目数则增

长至 ３１ 个,占 专 业 博 士 学 位 项 目 的 比 例 为 ２９．
５％[６],依然是众多专业博士项目的“领头羊”.第二

个十年中澳大利亚Ed．D．处于平稳发展期.进入２１
世纪后,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减少对高校财政支持,并
对大学的教学或产业化运作的成果进行考核和评

估,择优进行拨付.这一举动使得大学博士教育更

偏重全日制哲学博士生的培养,因此澳大利亚有少

量高校撤销了教育博士项目,２０１１年减少至２８个,
占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比例下降到１４％.近几年,澳
大利亚 Ed．D．项目数量略有下降.对澳大利亚３９
所大学网站调查发现,２０１６年教育博士项目进一步

减少为２４个,位列医疗卫生专业博士项目之后,占
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比例为１５．２％.

从绝对人数来看,各年澳大利亚教育博士学位

授予人数节节攀升.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均授予２０个教

育博士学位,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则约有５８个,数量增长

１９０％.从相对比例看来,教育博士学位在教育领域

博士中的比例稳中有升.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教育博士

学位授予人数的比例仅为９．３％,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这

个比例则增长为１７．７％.换言之,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

间,澳大利亚每授予６个教育学科博士学位就有１
个是教育博士学位.通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Ed．
D．现已成为博士学位制度尤其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年澳大利亚教育学科博士学位授予人数

教育博士

(DoctorofEeducation,EdD)
教育学博士

(PhDinEducation)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６ １．５％ ４０６ ９８．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１５６ １１．８％ １１７０ ８８．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３０８ １７．６％ １４３９ ８２．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２６９ １７．９％ １２３５ ８２．１％

　　资料来源:MaxwellT W．AustralianEdDs:AtaCrossroad?
[M]//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onDesigningProfessionalPractice
Doctorates．PalgraveMacmillanUS,２０１６:７９Ｇ９８．

二、澳大利亚Ed．D．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Ed．D．因其实践性强、学制灵活等优

势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诞生之后迅速发展,已
经成为教育学科博士学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

相似,即便Ed．D 在澳大利亚“欣欣向荣”地发展,但
是无法掩盖澳大利亚Ed．D．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一)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危机是澳大利亚Ed．D．乃至专业博士

都无法回避的“阴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澳大利亚

Ed．D．过多地移植了传统博士学位的培养模式,二者

具有较高的趋同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Ed．D．以学

术为主导,采取“课程＋学位论文”的培养模式.此

外,Ed．D．的学位论文选题重点并不是教育实践的具

体问题,它与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不同,仅仅体现在

论文的字数上略少于哲学博士.有学者认为:“澳大

利亚早期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模仿了Ph．D．教育模

式,两者都强调学术研究并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
专业博士与Ph．D．的区别仅仅体现在结构上(比如

入学要求和课程设置等).两者虽有表面上的不同,
但实质上是相同的.”[７]因此,“开设专业博士的价值

并不大,因为这种学位的出现仅仅使博士学位授予

第一次面向了大学以外的实践人员,但它既没有像

Ph．D．那样给大学的学术生产作出贡献,也没有真正

促进实践变革.”[８]对澳大利亚某些大学教育博士项

目协理员的访谈显示:“３５％的被访协理员将专业博

士的身份视为一个难题.”[９]身份认同在设立专业博

士的大学以及可能就读该项目的学生中是经常被讨

论的话题之一.在学生心中,专业博士学位地位也

远远不及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申请人不断地询

问专业博士的地位和声誉,而在读的学生则担心专

业博士的资格和地位问题,大学群体中的教育博士

甚至并不被认可是真正的博士学位.
(二)导师指导针对性不强

澳大利亚教育博士项目导师管理较为模糊,依
据学校不同而有所区别.虽然多数高校的教育博士

项目采取了多导师制,在制度上兼顾了学生在理论

与实践方面的指导需求,但是实际中教育博士生的

导师队伍与其强调实践性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一方面,相较教育学博士,教育博士发展历程较为短

暂,尚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大量教育博士生进入造成

了教育博士生导师数量相对不足.教育博士生的导

师更多是由原先的哲学博士生导师担任,往往以哲

学博士学位的标准来衡量和检验专业博士学位的成

果.另一方面,虽然有５所高校允许有行业副导师,
强化教育博士与产业的联系,但是教育博士生的教

育依然是由高校主导和推进的,副导师制度名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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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雇主和上司对学生的研究并无多大兴趣,学生在

行业中并不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和支持.[１０]

(三)学位论文实践性不明显

传统的毕业论文不能满足Ed．D．对教育实践性

的要求,学位论文特色不明显.虽然 Ed．D．旨在为

学生专业发展和研究职场提供参考建议,推动教育

实践知识的发展,但是由于 Ed．D．与工作环境保持

紧密联系难度较大,在第一代教育博士生中,此种有

意义的互动寥寥无几.甚至有学者认为,１９９０至

２００２年澳大利亚学术型博士较之专业博士为澳大

利亚培养了更多合格的研究人员,并且专业博士学

位的研究生比例一直相对较低,以至于他们的影响

也相应较小.[１１]另一方面,高校内部对Ed．D．的非学

术性成果认可度不高.新英格兰大学的麦克斯维尔

教授的调查显示:除了１所高校外,其余高校不认可

非学术性的教育博士成果.即使哲学博士的标准并

不完全适用于教育博士,但是考官不得不依照哲学

博士的标准来评定教育博士,从而学术性标准占领

了澳大利亚教育博士学位的评价体系.作为展现学

术与专业紧密联系最有力的证据,高度实践研究导

向是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应有之义.然而,分析澳

大利亚教育毕业论文数据库中教育博士毕业论文后

发现,虽然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间约有三分之二教育博

士论文是基于实践的研究,并且实践的研究论文比

例显现逐渐上升之势,但是仍然超过１/４的教育博

士的学位论文并不以实践为导向.
表２　澳大利亚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实践研究的比例

实践 非实践

样本数 比例(％) 样本数 比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１ １００ ０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１９ ５９．４ １３ ４０．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３８ ６２．３ ２３ ３７．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３８ ７０．４ １６ ２９．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７１．４ ２ ２８．６

　　资料来源:MaxwellT W．AustralianEdDs:AtaCrossroad?

[M]//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onDesigningProfessionalPractice

Doctorates．PalgraveMacmillanUS,２０１６:７９Ｇ９８．

三、应对困境之对策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４年的九年间,澳大利亚相关学者

及有关人员连续召开了５次专业博士国际会议[１２],
积极商讨应对教育博士项目发展过程中挑战之策

略,主要从明确教育博士培养定位、创新培养模式、
加强教育博士生的指导、改革毕业环节等方面着手

改进教育博士项目.
(一)明确教育博士培养目标

澳大利亚教育博士以实践为导向、为教育专业

化服务的学位,与教育学博士“层次相等、类别不

同”.澳大利亚政府在资格认证框架中将专业博士

划定为最高等级———第十级,在国家层面认定专业

博士为博士学位的一种,并如此界定专业博士:研究

是所有博士学位资格都具备的特点.研究性博士学

位(即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博士)需对知识做出显著的

原创性贡献;专业博士学位(命名方式为某某学科博

士)需在专业实践中做出显著的原创性知识贡献,强
调学习的成果.两种博士学位在研究方式上有所不

同,但是所有的毕业生都将展示知识、技能,并在

AQF１０级中应用知识与技能.[１３]

澳大利亚高校普遍将“对教育实践的研究”作为

教育博士区别于教育学博士的核心特征,强调培养

研究型专业实践人员.从表３中部分大学对教育博

士的描述,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教育博士在培养定位

上具有专业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它以促进教

育实践人员专业发展、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作

为核心宗旨,是联系工作与学习、研究与实践之间的

桥梁.清晰的培养定位不仅有助于从源头上避免教

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趋同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教育

博士学位课程结构和培养环节的特色化改革,形成

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双轨并行”的良好局面.澳

大利亚学者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显示:当前教育博士在学

术界具有高级地位[１０],这与早期普遍的专业博士调

查结果形成了反差.[１４]

(二)创新教育博士培养模式

澳大利亚高校不断修订培养结构,探索教育博

士培养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诞生了以教育博士

学位(EdD)为代表的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绝大多

数早期的专业博士生都明显地以学术为主导,实行

‘课程学习＋学位论文’的培养模式.”[１５]为规范专

业博士生的培养过程,１９９８年６月澳大利亚研究生

院院长与主任理事会制定了«专业博士生培养指

南»,对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作了明确的规定.

２０００年,在“知识生产模式２”原理基础之上,Lee等学

者正式提出了专业博士生的P/W/U三维培养模式,即
专业博士生培养活动是专业(profession)、工作场所

(workplace)和大学(university),简称P/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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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澳大利亚部分高校对教育博士的界定

高校 界定

新英格兰大学

(UniversityofNewEngland)
教育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持续独立地进行原创性研究,能够作出学术贡献,并
精通学术领域的知识.教育博士的研究领域与教育实践、应用紧密相连.

昆士兰理工大学

(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

教育博士关注教育实践的观察分析与问题解决,而不是纯理论的研究或者创造

理论知识.教育博士项目由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组成,旨在加强教育实践人员

专业实践,注重其专业发展.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ofTechnologySydney)

教育博士旨在满足实践者研究工作领域的需求,提高实践者的提问、分析、批评

的能力,帮助如政策制定、评估与改革和教育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建立研究与

专业活动联系的研究性学位.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AustralianCatholicUniversity)

教育博士是为了满足已经或即将处于教育群体的教育者的需求,给予他们担任

领导角色的信心,这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研究和专业技能以及将技能应用到

工作领域中的能力.

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University)

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而言,课程为其提供了增进对实践相关的研究与理论理

解的机会,进而成为学术层面的专家;提高其在教育与培训中的表现,具备该领

域领导者应有的素质.

塔斯马尼亚大学

(UniversityofTasmania)
教育博士旨在满足教育行业和教育专业团体的特定需求,使之得到学术的支持

与认可,在工作场所中从事更高等级的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高校官方网站内容整理而得.

三者交叉组合成的一个共同体.在P/W/U 培养模

式下,课程形式通常采用的是混合课程,又称三维课

程模式,即候选人的专业、具体的工作场所和大学三

者在特定的组织中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

为专业博士生的发展服务.同年,新英格兰大学同

意将混合课程模式作为新教育博士生培养计划的关

键部分,并付诸于教育实践,建立了第二代教育博士

混合式培养模式,注重对应用知识的研究,加强大学

与专业领域以及工作场所的联系.[１６]基于此,新英

格兰大学将教育博士培养方案分为四个新的单元,
包括增进专业场所的文化了解和学习、加强专业实

践和反思、提高学生应用研究方法的能力、采用专业

“论文包”方案.重新整合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

之间的知识生产体系,增强了专业博士生教育的职

业导向,彰显了专业博士培养中的应用性特色.[１７]

围绕职业需求、专业实践和博士生的工作,将工作中

学习和博士生的工作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而实现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同时也影响了其他

大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活动.
(三)指导方式团队化

导师的角色从“舞台上的圣贤变为身边的引导

者”[１８],变成学习的辅助者而不是行业专家,充分发

挥导师或指导团队在教育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作

用.在某种程度上,“导师”与教育博士的研究是不

匹配的,或许称为“建议者”更为合适,因为教育博士

生是以经验引领课题研究,依据经验下结论的.澳

大利亚教育博士项目在培养过程中通常采用小组学

习的方式,注重集体学习和专题研讨,重视师生之间

尤其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建立师生、生生之间的

“批判型伙伴”关系,并创新性地将专业人员纳入到

“批判型伙伴”之中.有的大学在学位论文写作环节

也专门组织学生定期集中交流,甚至这些学生在博

士毕业以后仍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
从而形成学习和研讨的共同体.这种学习方式“不
仅可受益于课程学习和教师的讲授,而且更有利于

发挥群组成员的经验共享、思想激荡、合作反思以及

批判互动等优势,群组成员的合作与互动同教育实

践领域中工作人员的合作与互动十分相似,这也是

促进Ed．D学生专业社会化的一项重要手段.”[１９]

(四)评价方式多元化

澳大利亚大学积极改革毕业考核方式,鼓励教

育博士实践创新,加强理论与实践联系.传统的哲

学博士主要在纯学术领域创造知识,而专业博士则

聚焦于实践领域,重视联系工作实际,在工作场所中

的知识创造.取得上述共识后,澳大利亚教育博士

毕业考核方式朝着多样化发展,学术论文包被更多

的高校认可并采用.除了传统形式的学位论文,２２
所高校中有３所明确规定教育博士的成果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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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４所高校采取毕业论文、论文包、发表论文和相

关支撑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还有高校要求学生在同

行评审期刊上发表３篇论文.西悉尼大学的教育博

士论文包分为四个部分:三个独立研究(每个１．７—

２．５万字),体现出教育博士的学位水平和学术性,
并能与专业实践相结合;一个叙事研究(１．０—１．５万

字),有证据支撑的个人、专业及学术发展材料.其

中每项研究的内容分为两部分:(１)专业工作场所相

关实践与成果,需要进行严谨思考并用批判的视角

看待研究生态;(２)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其内

容需包含文献综述、实证研究、理论和政策等,７０００
至１００００字.[２０]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次教育博士咨

询会议中,代表们对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抱有积极的

态度,尤其是认为它有一个健全的理论基础,而且认

为论文包方案比传统的学位论文更能够满足与之相

关的专业需求.[２１]

四、对我国的启示

在教育博士较短的发展过程中,中澳两国均面

临诸多相似的挑战,借鉴澳大利亚的应对经验,我国

需要了解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

境,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与改革,从而避免自身存在的

“合法性危机”,实现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健康持

续发展.
(一)扩大教育博士改革探索自主权

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刚刚起步,在尚未

形成较为显著特色的背景下,亟需放宽试点单位开

展教育博士改革探索自主权,使之积极探索与改革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从源头上避免教育博士身

份认同危机.面对剧烈的知识变革,因循守旧与墨

守成规的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必将走向灭亡,只有在

保证博士学位应有学术水准的前提下,不断转变思

维方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鼓励教育

博士试点高校内部进一步探讨其内涵、意义与发展

目标、路径,对诸如什么是教育博士,我们应该怎么

样去培养教育博士等基本问题形成较为统一的理

解.其次,鼓励教育博士试点高校与中小学校、教育

机构建立合作共同体,共同肩负起引领教育行业、教
育机构专业化发展的责任.最后,鼓励教育博士试

点高校建立常态化改革机制,建立类似于全国教育

博士论坛的定期交流与互动平台,搭建全国教育博

士改革共同体,开展教育博士学位教育内部改革的

“行动研究”.
(二)创新专业博士学习方式

传统的博士教育以单一学科为中心,注重学术

原创性,培养专业学者.教育博士是以教育领域中

的具体实践性问题为中心,不仅仅注重“产品”(对知

识的原创性贡献),而且应当更多关注“过程”(对研

究者的训练),用研究的思维去沟通教育研究的理论

与实践.这就要求高校需要变革教育博士的课程结

构、指导方式、实践等环节,形成特色鲜明的培养模

式.首先,在招生环节注重实践性.扩大招生单位

招生的自主权,着重考察考生的工作实践能力和研

究潜质.其次,课程设置注重实践应用性.注重教

育理论知识的教学并加强教育研究方法运用,开发

探究性、问题导向型、项目合作型专题课程,尝试与

学生所在单位或相关教育机构合作,鼓励学生开展

行动研究.再次,创新教学组织形式,通过组建学生

小组,针对现实问题展开合作研究,综合运用讲授与

研讨结合法、案例教学法和实地调研法等多种教学

方法;最后,应在保留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课

程论文中引入行动研究“论文包”制度,将学术训练、
研究技能、职业胜任纳入到博士教育质量评价之中,
引领教育博士生接受的高深学术训练发生迁移,为
将来的职业实践、学术抑或生活发挥作用.

(三)完善导师指导与培养制度

教育博士生的培养需要导师根据教育博士的自

身特征调整指导工作,高质量的教育博士生导师指

导是加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关键.一方面,
创新教育博士生导师指导制度,采取单导师结合导

师组培养.教育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较少地体现为

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识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

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教育实践课题的过程中的相互

影响.导师组制可以克服单导师制的诸多不足,使
博士生能够从更多导师的互动交流中汲取默会知

识、激发创新思维.此外,在导师组中尝试引入来自

教育教学一线的专家,加强对教育博士生专业实践

能力的指导.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博士生导师的培

养制度.教育博士生指导工作有别于传统的教育学

博士生,使得导师在指导过程中会遇到众多困惑,因
此,有需要更有必要加强教育博士生导师的培养工

作.为此,可尝试建立教育博士生导师定期在职培

训机制,或定期组织博士导师与同行的交流,通过相

互借鉴、分享在指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教

育博士生导师的指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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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ewtypeofdoctorate,theEd．DdegreesystemhasdevelopedveryfastsinceitwasborninAustraliainthe
１９９０sanditisnowasignificantcomponentofthedoctoratesystem andespeciallyoftheprofessionaldoctoratesystem．
However,theEd．D degreesystem hasfaced manychallengesinitsdevelopment,suchassupervisors whoarenotso
professional,dissertationsthatlackcharacteristicsandeventhedoctoraldegreeidentitycrisis．InordertodevelopEd．Dsystem
inahealthyandsustainableway,AustralianuniversitiesandgovernmenthavetakenstepstoreformtheEd．Dsystem with
focusonEd．Dcandidatecultivationorientation,improvementofcultivationmode,strengtheningguidancetoEd．Dcandidates
andinnovationingraduationexamination．Thispaper,basedontheproblemsarisingfromthedomesticEd．Dcultivation
process,makessomeinspiredproposalsforbetterdevelopingEd．Dprofessionalacademic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Ed．D;professionaldoctoraleducation;Australia;academicdegreesyste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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